
 
作为写作人，我们正处在一

个以摧枯拉朽伟力阔步前进的
大变革时代。2023 年 ChatGPT
横空出世引发人们对“AI 创作”
要取代“人类的创作”的焦虑不
绝于耳，2024 年文艺视频生成
工 具 Sora 就 惊 艳 亮 相 了。这 些
携带新技术新表达新体验因子
的 AI 写 作 工 具，如 同 金 庸 笔 下
的倚天剑和屠龙刀那样，还未出
鞘就掀起了文学江湖上的血雨
腥风。

面对 AI 发起的这一波攻城
略地的态势，很多传统的写作人
自觉不自觉地担忧，失业的警报
会在何日拉响？也许，这就是个
时间问题。来自英国作协的一项

最新调研结果就显示，超六成的
人担心自己的工作会被 AI 取代。
显然，AI 写作带来的恐惧是席
卷全球的。

当然，也有很多人保持乐观
的态度。2024 年 3 月，有两名诺
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北京对话时，
就 认 为“ 作 家 独 具 个 性 的 形 象
思维是 AI 无法替代的”，因此作
家不会失业，AI 不会给作家带
来多么大的危机。还有人以“文
学 是 否 会 被 AI 取 代 ”为 问 题 向
ChatGPT 提问，得到的回答是 ：

“ 我 认 为 文 学 不 会 被 AI 完 全 取
代。”理由是文学作品除了语言，
还包含着情感、想象力、人类经
验等 AI 难以模拟或替代的因素。

换句话说，文艺作品通常反
映出写作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和
审美观等人类特质，AI 写作工
具在短时间内学不去也做不到。

而 且，作 为 写 作 工 具 的 AI
是个低门槛，只要达到一定的经
济实力和掌握一定的技术水平，
人人都可使用 AI 这款能写作的
机器。AI 作为文艺创作领域的
一 种“ 新 质 生 产 力 ”，赋 予 写 作
以新质的表现力，意味着一个属
于 AI 写 作 的 时 代 已 经 到 来，必
将给写作人的写作内容、写作方
式、作品发表、传播等带来全链
条的变革。

是的，和写作人天马行空的
自由想象相比，AI 在语言组织
上占据海量数据的决定性优势。
西安交通大学的金中教授，虽主
业在日语教学，却致力于 AI 写作
久矣。我们是在碑林区政协的会
上认识的，他近乎彻夜地给我讲
述了其无法复制的成长经历 ：在
还 不 会 说 话 的 1 岁 时 就 开 始 结
缘唐诗，在咿呀学语的 3 岁就会
背白乐天的《长恨歌》，后来考入
西安一中少年班，再东渡日本求

学，学成回国后在交大繁重的教
学之余，自开门派钻研 AI 写作，
从日本诗歌俳句起步，很快就生
成了令很多日本学者和文学界
惊叹的大量 AI 俳句。本着保护和
抢救民族文化的初心，2023 年 5
月，他在交大东亭诗社紧急成立
了人工智能作诗研发团队，目前
已吸纳了 20 多位有志于此道的
青春学子。经过不懈的努力，他
们已经将 116 万首古体诗歌，全
部植入一个名为“华七”的虚拟
作者的芯片上。2024 年元旦，他
和团队耗时近 70 分钟，用 AI 写
出了近万首古体诗。经过三个多
月的筛选，就有了我们眼前的这
本《看有新诗带醉来》。在这个谷
雨后的春日里，我们以诗歌的名
义，向金中教授及其团队表示诚
挚的祝贺。 

我曾用 ChatGPT 专门测试
过，输 入 要 求 后 出 来 东 西 的 速
度的确很快，机器按照规律和秩
序，很 容 易 生 成 人 们 想 要 的 东
西。因 此，在 读《 看 有 新 诗 带 醉
来 》的 过 程 中，心 头 一 直 生 疑 ：
AI 会像李白那样写出“床前明月
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
头思故乡”的诗吗？会像鲁迅写
出“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
树”样的句子吗？按照汉语规范
使用的要求，这里的两个“明月”
两个“枣树”，是重复是啰唆，是
不符合语言规范的。但是，我刚
才听到金中说“华七”写的一句
中有两个“洛阳”的例子后，脑海
里跳出的念头竟然是 ：作为互联
网 孩 子 的 AI 是 有 记 忆 的，就 像
很多跳广场舞人士拥有肌肉记
忆那样，也许他们回家会忘了连
贯的动作都有哪些，但当他们只
要置身到广场中，听着音乐的节
拍，很自然地能完成全套动作。
严格来说，“华七”所写的诗作，

不是我们人类看到的那种原创
性 的 创 作，这 是 AI 建 立 在 海 量
古体诗歌作品信息基础上的一
种类似于肌肉记忆的联系和比
对后的结果。这里面，应该有两
个阶段 ：一是“华七”通读过所有
录入的古体诗歌信息，并在阅读
中完成了对词性、词义和平仄等
知识规定动作样的肌肉记忆 ；其
次是“华七”接到新的写作任务
指令后，能快速从库存中调取资
料并进行词性、平仄、格律等的
比较，我将此视为是自选动作。
掌握了自选动作之后，“华七”在
没有任何人传授诗歌写作知识
的前提下，就有了“书读百遍，其
义自见”的融会贯通能力，也有了
作家在写作中会使用到的意外语
言、意外情感，以及对文学的自由
飞翔的想象力。我们知道，文学的
作用在于无用，经典的意义在于
无法规范。而这，正成为“华七” 
AI 写作突破起势的发力点。

置身于 AI 时代的写作人该
怎么办？这是一个大问题，是一
个系统工程，我们还在思考，还
没 有 找 到 答 案。但 不 容 否 认 的
是，我 们 正 幸 运 地 处 在 一 个 新
的写作样态产生的重要分水岭
上了。就像百年之前的“五四运
动”，最终从传统文言文写作中，
收获了白话文为主的“新文学”。 
回望百年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作
品，写作人会明白 ： “新文学”的
脐带里，依旧流淌着“旧文学”和

“旧传统”的精与血！从这个意
义上说，写作人与 AI 写作的矛盾
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
我矛盾”。

最后，我想弱弱地问一句 ： 
AI 所 写 出 来 的，知 识 产 权 是 谁
的？评判 AI 作品的标准又是什
么？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我
很期待。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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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写作论
◎章学锋

白桦林与松树的故乡
◎甫澜涛

步入古稀之年，梦里的老家
还是孩提时的样貌，那山、那水、
那满山的白桦林，那牛、那羊、那
条由东向西流淌的小河……

老家在阴山北麓的一条山沟
里，山沟叫那日斯泰。沟里分布
着四五个小牧村，我就出生在其
中一个牧村里。记忆深刻的是那
日斯泰沟那满山的白桦林和灌木
丛，春夏季节，几十里的山沟被白
桦染成了深绿色，那绿色十分浓
稠，稀释不开的样子 ；到了深秋，
树叶呈黄色、金色、橙色或红色，
远望，像火苗样起起伏伏，真个是

“层林尽染”。春夜里，起风的时候
居多，林涛声就响在枕边，那是催
眠曲，玩累了的我很快就进入梦
乡了 ；冬天，有暴风雪的日子，白
桦林的呼啸声响彻天宇，如今想
来，那抵抗风雪的呼啸像鼓像号
般激越。

上世纪 60 年代初，沟里有了
一个林场。林场的主要职责是护
林，制止乱砍滥伐，各生产队修棚
搭圈需要木料，只要去林场说明
情况，林场便会批准采伐一定数
量的桦树。到了冬季，林场会划出
几道山坡允许社员砍伐灌木解决
烧柴短缺的问题。进入上世纪 70
年代，林场开始有规划地采伐桦
树林了。伐倒的树木运下山来，按
照粗细、高矮、曲直分类加工。我
们村也近水楼台先得月，从林场
拉了电线，家家户户的土屋有了
电灯的亮光。

那些年，一些老牧民对林场

的做法开始持怀疑态度了。那时，
祖父已年逾古稀，而且疾病缠身，
他却拄着拐杖总要进一条叫拉畅
沟的山沟里去，对着光秃秃的山
发呆。一天早晨，祖父不知从哪儿
找到一条蓝色哈达，说拉畅沟“剃
光头”的山上竟然留下了一棵树，
能在“剃光头”的砍伐留下来的树
应该是神树。他要亲手给神树系
上哈达。他是在家人的陪伴下上
了山，亲手给那棵白桦树系上哈
达的。他不说敬哈达，也不说献哈
达，而说系哈达是有讲究的，那就
是把心系在那树上了。系上哈达，
祖父没说啥，但我心里知道他是
期盼桦树林长起来。祖父怀着这
个愿望在系了哈达的第二年就离
世了。

当年，林场有一个姓戴的技
术员，大个子，小眼睛，人们都叫
他戴大个。那时，我是林场小学的
民办老师，有机会经常与戴大个
聊天。戴大个对“剃光头”的做法
并不认可，他认为缺乏论证，太过
盲目，但他无力抗衡。

戴大个得知那日斯泰这个蒙
古语地名可以译为“有松树的地
方”后，十分惊讶 ：“可是那日斯
泰沟一棵松树都没有啊！”如果
把那日斯泰沟比作是一棵大树的
话，那么，那日斯泰沟是树的主
干，她的枝枝杈杈延伸开去，就是
拉畅沟、牤牛沟、火烧沟、朱勒庆
沟、奴庆沟、独哎沟、黄花沟……
雨季，经常暴发山洪，山石就被洪
水冲刷下来。戴大个就拣到一块

碗大的褐色石头，十分坚硬，奇怪
的是石头上居然有清晰的图案，
学林业的戴大个一眼就认出那图
案是落叶松。于是，他有了联想 ：
古代，这里曾是一片原始松树林，
后来遭遇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
松树林被深埋于地下……这里叫
那日斯泰，这里就是松树的故乡
啊！我也就十分赞同他的“松树
的故乡”的推理。戴大个说 ：“松
树 应 该 回 故 乡。”我 问 他 ：“ 咋
回？”他说 ：“种植松树。”

他的松树回故乡的想法得到
了场领导的支持，于是，戴大个开
辟了一块育苗地，培植了樟子松、
落叶松、马尾松各几十棵。培植成
功后移植在林场后山上，经秋霜
冬雪，第二年，在野樱桃花盛开的
春季，戴大个爬上后山去查看移
植的松树状况，距离移植地百十
多步一棵棵绿油油的小松树就扑
进了他的眼帘，戴大个流着泪仰
头高喊 ：“松树回来啦！”我真的
替他高兴！那时，我是广播电台
的通讯员，就写了一篇小通讯《松
树的故乡》，不久就播出了。

就 是 从 林 场 后 山 移 植 成 功
松树的那一年，也就是上世纪 70
年代初的某一年开始，林场组织
劳力在那日斯泰沟的山坡、沟谷
移植松树。松树故乡的人们为松
树的回归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各
生产队男女老少齐上阵，挖鱼鳞
坑、挖植树壕 ；小学生也上山植
树，我每当忆起他们小小的身子
背着树苗桶吃力爬山的样子就

感慨不已。据统计，持续近二十
年的松树移植在那日斯泰沟营
造松林超万亩。

如果说桦树林“剃光头”是拍
脑门、想当然造成的失算，后果惨
重，那么，松树回故乡之举却是造
福千秋的伟业！

我客居他乡多年，偶尔回故乡
看看，走在那日斯泰沟里，望着“剃
光头”的山坡上稀稀落落的桦树，
惋惜之情便会压在心头 ；继续走下
去，转过一个山弯，突然满坡的松
林挡在了面前，若有轻风，低沉的
松涛就送来耳畔，于是，心情大悦。

（肖像作者 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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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请给我一个回眸
■范剑峰

春天，如果你执意踏上归途
请给我一个回眸
用优雅的身姿，浅浅的微笑
温暖我眷恋的心扉
 
夜空中闪烁的星星
那是我望眼欲穿的双眸
月光洒下的银辉
是我对你深情的祝福
当你随着徐徐的春风
穿越千山万水，请给我一个回眸
让我解读你的温柔缠绵
随你潜入如诗的梦境
 
寂寞的灵魂
无法支撑即将远去的凝重
孤独的心变得迷惘
春天，请给我一个回眸
此刻，我只想轻声告诉你
迢迢春水有多长
思念就有多长

再见吧，春天
■肖瑶

桃花开过的枝头，
风轻轻地摇落一片梦。
我捡起时间的碎片，
春天，已悄然离去。
 
流水匆匆，带不走一片绿意，
阳光斑驳，照不透一丝回忆。
那片蓝天下的誓言，
随着春风，飘向了哪里？
 
再见吧，春天，
你的温柔，我如何忘记？
那些花开的声音，
还在耳边轻轻低语。
 
蝴蝶飞过的轨迹，
是岁月留下的秘密。
我试图抓住那一丝痕迹，
却只能拥抱空虚。
 
雨滴打在窗棂，
每一滴都是你的泪滴。
我伸出手，想要接住这份悲伤，
却只能握住自己的孤寂。
 
再见吧，春天，
你的美丽，我刻骨铭心。
那些温暖的阳光，
照亮了我曾经的梦想。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
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白。
那些关于你的记忆，
是我心中永远的春天。
 
我站在时间的路口，
目送你渐行渐远的背影。
春天，再见吧，
让我们在梦中重逢。
 
无论岁月如何变迁，
我都会记得你的容颜。
再见吧，春天，
你的温柔，我永远珍藏心间。

立夏
■周益民

先告知热情的阳光
给大地升温
制造一些热烈的气氛
再发动蝉，青蛙
亮开嗓子
在寂静的村庄闹出一些动静
当这一切准备停当
才告别百花
换上绿装缓缓走出来
 
尽管还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夏天
也要装着夏天的样子
隆重地与各界见面
送别春，迎接夏
是农村人眼中一件天大的事
必须要有仪式感


